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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诞亦本真
——论王小波《红拂夜奔》中的荒诞艺术

郭新颖  刘学红

河北经贸大学

[摘　要]“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正如王小波在序言中提示读者的那样，他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建造

了一个象征的世界。后现代写作手法、历史的叙事风格以及荒诞的语言是他创作的选择，也是文本所表现世界的必然要求。讲述

李靖和红拂的爱情故事，在荒诞的外衣下隐藏的是人生的真相，情感丰沛自然，表现的是带有王小波色彩现代主义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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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拂夜奔》中，两条叙事线索同时进行，一条是现

实线索，讲述王二的故事，另一条是古代线索，讲述风尘三

侠的故事。两条线索之间形成一种巧妙的呼应和互文。王小波

在《红拂夜奔》中将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交错，搭建了一个诗

意而荒诞的世界。正如王小波所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一

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2]在看似荒诞的外表

下，包含了最大的真实性。

一、荒诞的人物 

《红拂夜奔》是王小波对唐传奇《虬髯公客传》为蓝本创

作的，他选择李靖，红拂和虬髯公三个人物，对原来的人物形

象和人物关系进行颠覆，将完整的故事打碎，拼接成一个全新

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故事。原故事中行侠仗义的风尘三侠已荡然

无存，有的只是荒诞离奇的世界与黑色幽默的讲述。《红拂夜

奔》的主要人物有古代人李靖、红拂、虬髯公;现代人王二和

小孙。

《红拂夜奔》中的主人公李卫公多才多艺，他精通科学与

文学，不仅谋略过人而且学识渊博，是大唐第一聪明人。正如

王小波所说“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2]而有趣像是一

个历史阶段，作者以游戏般的笔墨对其进行超越。王小波对主

角李靖的人物形象进行消解，他不再是历史上那个浩然正气、

英勇无敌的卫公，而是个为生计所迫，厚颜无耻敲诈别人的小

流氓。

他拐弯抹角的收取保护费，又时时想着证费尔马定理，还

把证好的定理写进春宫图里。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

下无双。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神机”可最后都要靠皇上才能

发挥“作用”。他把法国人卖的长面包塞在裤裆里神气活现地

走来走去，老了的时候又装傻装病。

他不仅行为荒诞不经甚至有时思想也离经叛道。他对领导

上有自己独特的解释，“领导上这个字眼能叫我想起一张准备

打官腔的脸，这张脸又能让我想起一只水牛的臀部。”在《红

拂夜奔》中处处充满戏谑与反讽，有些地方看似荒诞超出生活

的常理，也并非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道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但这绝不仅仅是时代的荒诞，这是人本身的荒诞，是整个社会

和历史的荒诞。所以风尘三侠的故事，也能如此荒诞地解构。

二、荒诞的叙事  

有趣是王小波不变的追求，“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

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2]《红拂夜奔》也不例外。在《红拂

夜奔》中，王小波以其大胆的想象，虚构出许多荒诞有趣的情

节，比如洛阳城的街道上有泥巴，人们过街借助拐，泥水中间

有无数猪崽在游荡，老百姓和猪构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李卫

公不懂周易，所以每次考试他只能在《周易》的考卷上写上

“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虽然得了满分，但是考官觉得

他在取巧便给他的数学打零分；在殉节的寡妇要去的衙门墙上

贴满了征婚启事，无数纨绔子弟在那里和排队的女人纠缠；就

连李靖和红拂私奔，红拂私奔的理由也只是有趣。而最具有荒

诞意味的情节，莫过于红拂的自杀。

《红拂夜奔》的最后一幕，是讲红拂的自杀。她在卫公死

后，觉得活着太麻烦，干脆申请自杀殉夫，她本想清清静静地

死去，可她的死，却成了一种表演。先是需要办理层层叠叠的

手续，等到材料终于办好了，皇上觉得卫公夫人殉节，兹事体

大，派了刘公公和魏老婆子主管此事。由此，想要一死图个清

静的红拂，成了一个当众表演的小丑，红拂的自杀成了一场彻

底的表演。喜剧的内核都是悲剧，红拂的自杀就是个彻头彻尾

的悲剧。

红拂自杀的过程一波三折，让人哑然失笑的同时也不禁令

人唏嘘。就连死也不让红拂痛快，而是让她上吊自杀，整个过

程历时八天。从眼前出现一颗星星直到九颗星星，并且可悲的

是最终可能没有自杀成功，而是以一个妓女的身份继续活着。

红拂一生中有两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和李靖私奔，逃出洛阳

城，另一件是在李靖死后觉得了无生趣，想要自杀。这两件事

第一件成功了，第二件没有成功。

三、语言的荒诞  

在《积极的结论》中，王小波写道：“我始终向往积极、

乐观的东西。”所以，哪怕生活的一地鸡毛使他心烦意乱，恨

不得将所有的糟心事揪出来揍得鼻青脸肿，然后冲着它恶狠狠

地啐一口唾沫。但他作为作家的骄傲驱使他依然坚持以一种轻

松愉快的笔调写出来。

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采用荒诞的描写，再混合夸张

的比喻，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古怪的文字，荒诞的幻

想，自身独特的幽默感形成巨大的张力，渗透到小说的方方面

面，造就了王小波独特的语言艺术。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将本该严肃的事情戏剧化，本该严肃

的词语用他独特的气质抹上轻薄的色彩，也许在他处是悲壮

的事情，在此处拥有喜剧效果，文中第16章“所以他只好

自己掏钱打了一把小刀子，后来不是总用得着，只好廉价卖

给了杀羊的屠夫，到下次杀小孩子时再找他借。这些脑袋都

杀好以后，就送到四门去悬挂，但是这一回人头多得没地方

挂，只好用绳子串起来，远远看去，好像城门上在晾蒜。

“杀人”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莫言的《檀香刑》也讲了一件

杀人的事情，干系最大的是其中的人物赵甲，“他是京城刑

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 ，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

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

刑部当差四十年 ，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

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杀人对于赵甲，是一份营生，

一份与烧锅炉没什么不同的普通职业，《檀香刑》作品描述

的轰轰烈烈以及疯狂是对看客的正视和思考。另外，陀斯妥

耶夫斯基《罪与罚》，该小说描写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

迫，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丽扎韦

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的故事。他是出于对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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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好奇，真的做了“杀人”的事后，精神状态是惶惶不可

终日，这部作品将“杀人”作为一个对生活和社会充满忧郁

与思考的青年的自我心理实验，一种类似“尝试番茄”式的

好奇。《红拂夜奔》《檀香刑》《罪与罚》尽管作者和作品

的背景与文化体系差异甚大，但是或多或少都将“杀人”这

桩在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严肃的事情变得容易发生。作品的

艺术也在对现实的反常设计中深化。王小波的语言是将“人

头”比作“蒜头”，莫言无声中将人头与西瓜类比，精妙绝

伦的比喻使其语言活色生香，一步一个姿态。

“直白粗糙”，也是其一个语言特点。“我们的任务是

把性交的诀窍解释成数学定理，在宋词里找出相对论，在唐诗

里找出牛顿力学”；或如儿童戏语，“据说头发长到了一定程

度，就变得非常之硬，发带束不住，会向四面伸展开，然后向

伞盖一样垂下来，红拂就变成了一棵观赏植物”；或充满现代

气息，“故而一个X的多项式——2倍的X平方加X立方加一个常

数项就可以表达为‘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

《红拂夜奔》的语言荒诞，充满黑色幽默，为了适应荒诞

的语言风格，《红拂夜奔》多用短句，简洁明了，一气呵成。

不以官方以及那些具有官方性质的权威话语作为评定的标准,

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采用描写性语言塑造风尘三侠的人物

形象来影射现实，表现在不同生活环境中，古人和今人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

四、荒诞外衣下的真实主题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我总得申明我的

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

数。”《红拂夜奔》便是申明作者态度的作品。和大多数作品

一样，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仍然采用放肆的性描写，再

混合夸张的比喻，试图掩盖他想说的东西。但在《红拂夜奔》

里，不管他怎样掩盖，对于体制与领导上的讽刺是显而易见

的，他们与了无生机、虚伪、扯淡息息相关。

王小波写李靖故事的同时也在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

块垒，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寻出生存的本真，以游戏的方式与

奴役抗衡。在小说的开头,王小波就道出了从古至今生命的本

质:“领导”这个词自古有之。王小波对领导这个词，下了精

准的定义：对于别人的权力。

 在历史叙事中，李靖和红拂穷其一生都在试图改变人

生，他们为此做出过许多尝试。李靖设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发

明，逃出了洛阳城，还设计了长安城。在别人眼中离经叛道的

李靖，其实是一个被体制所束缚的人。长安城不属于他，甚至

还使他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他想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够拥有最低限度的

自由。但是这一点自由于他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

一边苦苦追求着自由，另一边又周旋在体制内，一边妥协一边

抗争，一边抗争一边妥协，并且最终甚至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

了体制的维护者和建造者。

奴役之下,逃离是唯一的出路,“逃”成了小说另一个重要

的主题。红拂与李靖完全不同，她就像一颗植物的种子，随时

准备随风飘出死寂的地方，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生长。逃，

似乎贯穿了红拂的一生。她想逃到一个自由自在，能够让生命

力尽情释放的地方，能够容得下一个人做梦的地方，但是,奴

役无处不在，逃离注定永远不可能成功。只有和李靖在菜园躲

避官兵的短暂时光，实现了她的这一愿望。而她长期生活的地

方，不管是之后的长安城，还是之前洛阳城，都让她感到了无

生趣。

她想故技重施从长安城里再次跑掉，就如多年前从洛阳城

里跑掉一样，可是她已经逃不掉了。既定的秩序和规章，扼杀

了她的生命力、创造力，对于生的热情，美的追求，已经被消

耗殆尽。如果说李靖代表的是自由，那么红拂代表的除了自由

之外还有美。

不得不说王小波是残忍的，他给了红拂这样一个无趣的人

生。乃至最后红拂想要自杀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人在奴役之

下连自杀都成了奢望。个体的意志被权利者的话语所淹没，她

只能妥协，于是自由跟美就这样被彻彻底底地毁灭。

红拂身上融合了三种极度悲哀的人生，无智，无性，无

趣。她对自己的美艳一无所知，只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她最

大的乐趣就是换上漂亮衣服去逛街，她不知道李靖为什么一上

来就用棍子戳她，她甚至连跟李靖冒生命危险逃出洛阳城也只

是因为觉得这样做“有意思”。

但她又是勇敢的，一种恰恰像是无知者才会有的洒脱勇

敢。面对体制李靖选择了装傻，而面对“甲级贵妇的领导者”

的任命，面对无趣的人生，红拂毅然决然选择上吊自杀，痛快

地结束这一切，她不愿意妥协，她宁愿仪态万千地死去。

在古代叙事语境中, 奴役者以“领导上”的主导形式出现

在李靖和红拂身上。在现代语境中, 奴役则以一种更加微妙的

方式出现在王二的生活里。游离在体制外的王二，不可避免地

受到排挤与歧视。周围人不厌其烦地劝说王二结婚生子，誓要

将王二拉入正常的轨道。

王二和李靖有相似之处，但王二终究不是李靖。王二只

能真实地活着，所以他是绝望的。费尔马定理似乎成了王二的

执念，他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证明定理上，以此来摆脱困

境，到头来却是徒劳一场。无法摆脱的奴役,难以实现的理想,

遥不可及的精神家园,所以注定王二只能在游戏中超越自我。

王小波以荒诞方式，戏谑的笔调，道出了许多血淋淋的人

生真相，尽管残忍但这正是生命的真谛所在。《红拂夜奔》不

仅有趣，更重要的是读者从中能够受到教育，了解生活的真实

面貌。
[2]正如王小波所说“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6]。

在《红拂夜奔》中，历史故事与王二的故事同时展开，相

互关照，读者一面被带入具有传奇色彩的荒诞离奇的唐代，一

面又不断回到王二的故事和生存状态、内心世界，慢慢体会到

王二所生活的这个看似井然有序的现实世界与李靖他们所在的

荒诞离奇的唐朝的众多相似之处，从荒诞的历史中发现隐藏在

荒诞背后的人生真相。

最后，我认为，尽管充满着各种的绝望感，生活根本没有

指望，我们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无法改变。但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传达着极端悲观消极人生观的小说。他用

一种十分荒诞的，让人哑然失笑的方式写出他还是选择相信人

应该要有趣，我们需要梦想。因此风尘三侠逃出了洛阳城，故

事还远没有结束。正如王二所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

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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